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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原〈湘夫人〉 
 
〈湘夫人〉是《九歌》中的其中一篇，主要抒寫男主人公因等不到湘夫人而
引起堆堆的愁緒，亦同時表達了他對湘夫人的愛慕。本文主要分為三部分：一是
江河崇拜、二是有關湘君、湘夫人的身份問題，是娥皇、女英還是一對配偶神；
這二部分都屬於神話範疇。而第三部分則是有關〈湘夫人〉的文學賞析。其內容
現分述如下： 
 
一、 江河崇拜  
 
「江河崇拜」實源於人對水有著既渴求又恐懼的心理。佛洛伊德在《圖騰與
禁忌》指出「自然界的壓力」是其中一個令人苦惱的來源，會增加人生理和心理
的負擔，需要一種精神上的麻醉，故以幻想和脫離現實作為逃避方式1。「水」
就是人生存的最大原素，絕不可缺，然而太多的水又會帶來災難。所以，先民極
欲求水「永久常存而又變動不居」2，遂透過想像認為自然萬物都有超自然的意
志，將江河加以人格化成為水神。誠如，泰勒在《原始文化》中關於「萬物有靈」
所說： 
 
「我們看來沒有生命的物象，例如，河流、石頭、樹木、武器等等，蒙昧
人認為是活生生的有理智的生物，他們跟它們談話，崇拜它們甚至由於它
們所做的惡而懲罰它們。」 
 
由此，人就將客觀江河的愛、恨，轉為對神的敬、媚。同時，亦因著人對水
的不同感情，形成有不同形象的水神，水的多寡就被視為神的慈悲和惡意的表現
3。 
 
據王孝廉稱在長江以南生活的「百越」，多「從事農耕，兼營漁獵」4，在
春秋戰國已活躍於浙、閩、湘、桂、川、兩廣等地，可以想像當時的楚地人民因
農業發展，自然希望神靈庇佑較少氾濫，水流不斷，〈湘君〉有言「令沅、湘兮
無波，使江水兮安流」，正好反映此種江河崇拜的祈許。從地理上，沅、湘、瀟
                                                 
1 詳見佛洛伊德著、楊庸一譯：《圖騰與禁忌》（臺北：志文出版社 1995 年 12 月再版），頁 9－
10 
2 語出蘇雪林著：《九歌中人神戀愛問題》（台北：文星 1967 年），頁 15 
3 關於人對水的不同感情，反映出水神有不同形象，詳細可參看王孝廉著：《華夏諸神──水神卷》
（台北：雲龍出版社 2000 年 2 月第 1 版），頁 14－15 
4 語出王孝廉著：《華夏諸神──水神卷》（台北：雲龍出版社 2000 年 2 月第 1 版），頁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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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水系，都流入洞庭，出長江5，因有洞庭湖調節水位，該區江河相對平靜。
加上，「人之好言色」6，總喜為神靈配為夫婦的原因，於是將沅湘一帶江河想
像出「二湘」一對配偶神，並發展出一段淒美的愛情故事。 
 
可是，這神神戀的故事，畢竟屬神的事，唯有在祭神時，楚巫透過巫術迎神
降身顯靈的演繹，使自身兼具神、人的心理和動作7，從而拉近人神關係，以求
蒙神眷顧，由此又引出人神戀的關係。 
 
蘇雪林提到「人神戀愛，原是人祭的變形8」，那當然有犠牲作祭品，《史
記．滑稽列傳》就載有「河伯娶婦」的事，但一來二湘是個情意綿綿的愛情，怎
容得下以活人作祭這血腥畫面？二來「或屈原儒者，不願為彼（人犠）慘無人道
之事寫實，且思有變異其俗」9。 
 
不過，各自投玉、衣於水一節，於神神戀，用以表達恐怕對方不至，而生的
決絕之情；於人神戀，「投其袂褋於水中，以為象徵性之獻身10」，投玉亦屬相
同意義，王孝廉提到「東方以璧玉、牛羊或人投入水中以報神恩，因為人類相信，
在流動的水中有游動的神靈（水神）11」，說到底人神戀、投物、人犠等，就是
為了報答神恩，在此層面都是江河崇拜的一部份。 
 
二、 湘夫人是誰？ 
 
對於《楚辭．九歌》中〈湘君〉和〈湘夫人〉展現的湘水神祇形象，一直以
來解說都有分歧12，但基本可以分為兩種：一說與舜及其后妃娥皇、女英（堯的
兩個女兒）有關，另一說是一對湘水配偶神。這兩種說法在產生以至流傳，被滲
雜了不同的文化因素，因此本文試圖分析前一種說法內含的禮教文化，和後一說
法所受江河崇拜的影響。 
 
1) 湘君、湘夫人是娥皇、女英？ 
                                                 
5 有關沅、湘、瀟三條水系的流向，可參看張壽平著：《九歌研究》（台北：廣文書局 1970 年 4
月初版），頁 140－141，150－151 
6 語出顧炎武著：《日知錄》卷二十五 
7 例如《湘君》的「橫流涕兮潺湲，隱思君兮陫側」，既是湘夫人對湘君的纏綿婉轉，也是巫（人）
對湘君的思念愛慕；《湘夫人》的「沅有芷兮澧有蘭，思公子兮未敢言」，既表達湘君對湘夫人
的苦戀，亦流露巫（人）對湘夫人的深情 
8 語出蘇雪林著：《九歌中人神戀愛問題》（台北：文星 1967 年），頁 17 
9 語出張壽平著：《九歌研究》（台北：廣文書局 1970 年 4 月初版），頁 254 
10 語出張壽平著：《九歌研究》（台北：廣文書局 1970 年 4 月初版），頁 55 
11 語出王孝廉著：《華夏諸神──水神卷》（台北：雲龍出版社 2000 年 2 月第 1 版），頁 14 
12 熊良智在《楚辭文化研究》頁 100 引蕭兵所說，據統計單是湘君與湘夫人是誰，就有大概 20
個答案左右，可見於蕭兵著：《九嶷山神和江燕子女神》，《楚辭新探》，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8
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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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山海經．中山經》已有關於湘水神神話的記載： 
 
「洞庭之山……帝之二女居之，是常遊於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是
在九江之間，出入必以飄風暴雨。是多怪神，狀如人而載蛇，左右手操蛇。
多怪鳥。」 
 
「狀如人而載蛇」的「帝之二女」大概就是湘水神的原始面貌。其中的「帝」
所指為「天帝」，因為「古人即以『天』釋『帝』13」。 《詩經．大雅．皇矣》
有「即受帝祉」，鄭箋「帝，天也」。宋人黃伯思在《論黃陵碑二女》更言：「《山
海經》凡言帝者，皆謂天帝。」可見湘水神神話很古老，但當初就與堯、舜及二
妃無涉。 
 
 傳說的演變 
 
二湘為二妃的傳說卻由來甚早，現存最早見於《史記．秦始皇本紀》： 
 
「（始皇）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不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神？』
博士對曰：『聞之，堯女，舜之妻，而葬此。』於是始皇大怒，使刑徒三千
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 
 
博士在回答始皇之前加上「聞之」，說明他不十分確定，或者只是傳聞。當
然博士所說的是否就是《九歌》中的湘君，又由「帝之二女」至「堯女，舜之妻」，
當中有否演變、傳承、相互影響等都不能確知，只能如游國恩所說「六國時即已
附之舜事矣，不始於秦也14。」但可以肯定的是以上兩則所反映的湘水神都是「兩
個女性」，同時「湘水神」神話發展至秦，已多了一個以歷史人物為主要構成的
傳說。 
 
「傳說是隨著時代的演進而情節愈加豐富起來的。15」最先在這條線索中加
添筆墨的是劉向《列女傳》言「舜陟方死於蒼梧號曰重華。二妃死於江湘之間，
俗謂之湘君。」 
 
到了王逸更直指二湘的女主角就是娥皇、女英，《楚辭章句》〈湘君〉注言： 
 
「君，謂湘君也、言湘君蹇然難行，誰留待於水中之洲乎？以為堯用二女
                                                 
13 語出熊良智著：《楚辭文化研究》（成都：巴蜀書社 2002 年 10 月第 1 版），頁 103 
14 語出游國恩著：《楚辭論文集》（上海：上海文藝聯合出版社 1955 年），頁 126 
15 語出王孝廉著：《華夏諸神──水神卷》（台北：雲龍出版社 2000 年 2 月第 1 版），頁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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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舜，有苗不服，舜往征之，二女從而不返，道死於沅湘之中，因為湘夫
人。所留，蓋謂此堯之二女也。」 
 
〈湘夫人〉注又言： 
 
「帝子，謂堯女也……言堯二女娥皇、女英，隨舜不反，沒於湘水之渚，因
為湘夫人。」 
 
王逸雖未明言湘君是舜，但二妃既已被說成「湘夫人」，因此也需要有個「男
主角」配合，正如司馬貞《史記索隱》就《秦始皇本紀》所言「按《楚辭．九歌》
有湘君、湘夫人，夫人是堯女，則湘君當是舜」，即將湘君、湘夫人的名目都分
別配上舜和二妃。 
 
洪興祖繼續就此發揮，在《楚辭補注．天問》引《列女傳》說： 
 
「瞽叟與象謀殺舜，使塗廪。舜告二女。二女曰：『時唯其戕汝，時亦唯其
焚汝。鵲如汝裳衣，鳥二往。』舜既洽廪，戕旋階，瞽叟焚廪，舜往飛。
復使浚井，舜告二女。二女曰：『時亦唯其戕汝，時其掩汝。汝去裳衣，龍
二往。』舜往浚井，格其入出，從掩，舜潛出。」 
 
至此，舜、堯女舜妃已完全與湘君、湘夫人混為一談。需注意，《史記》和
《列女傳》說二妃是「湘君」，而王逸說是「湘夫人」，但當中的因由誠如郭璞在
《山海經》注所言「原其致謬之由，由乎俱以帝女為名」，因此「名實相亂，莫
矯其失」，加上後來「習非勝是，終古不悟」。所以，《史記索隱》也言「今此文
（秦博士的回答）以湘君為堯女，是總而言之。」 
 
 
 把湘君、湘夫人演變成娥皇、女英的背後意義 
 
唐代韓愈又有所謂「正妃次妃」的新說，《黃陵廟碑》言： 
 
「以余考之，（郭）璞與（王）逸俱失也。堯之長女娥皇為舜正妃，故曰「君」，
其二女女英自降曰「夫人」也。故《九歌》辭謂娥皇為「君」，謂女英「帝
子」，各以其盛者推之也。」 
 
可見，此說法完全將現實長幼嫡庶的觀念套在二湘和二妃之中，即是把原來
虛幻的神話，過度到真實的歷史，再轉移至現實生活的人倫關係。而這種「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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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附會其說，以資諧諷16」的說法背後負載著的正是禮教文化。 
 
劉向將二妃和二湘兩段傳聞聯繫起來，加以刻劃，並置於《列女傳》之首，
《母儀傳》的第一篇，名曰「有虞二妃」，當然並非因為二妃「碰巧」死於湘江
如此簡單，關鍵在於她們彰顯了「婦德」。 
 
郭璞在《山海經》注明言「舜陟方而死，二妃從之，俱溺死於湘江，遂號為
湘夫人。」試結合洪興祖所引的一段《列女傳》，及王逸的注，可知二妃是依附
於舜，助其脫困成聖，隨侍夫君左右，舜死，更從夫君而殁，充分體現「婦者，
服也」17，「言其進以服事君子也」18，則在「婦德」的前題下，才得配「夫人」
的稱號，故此劉向特意表彰二妃「母儀天下」。 
 
及至韓愈的解說更是不顧男神和女神對等並存的「對偶」關係，索性將男神
一方抽離，使二妃「單方面」向舜訴說愛意，以「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
有嬪、有妻、有妾。19」的觀念，為二妃排上次序。先不談此說與〈湘君〉、〈湘
夫人〉有否矛盾，就其展現的文化訊息而言，根本就是以男權角度出發，公然宣
示「一夫多妻」，以此作為「婦德」的其中一個條件。 
 
另外，據熊良智所說，劉向和王逸的解說含禮教色彩，有著特殊的現實性20。
首先，《漢書．劉向傳》載： 
 
「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踰禮制。向以為王教由內及外，
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亂亡者，
序次為列女傳，凡八篇，以戒天子。」 
 
劉向因著當時成帝寵愛趙飛燕姐妹，認為是她們迷惑天子，有損后妃之德，
故撰《列女傳》，以示「賢妃貞婦」的婦道。可見，他以娥皇、女英配上二湘故
事，立於篇首，是有其特別指向性。 
 
再說王逸，當時的鄧太后被譽為「虞妃」，熊氏稱王逸著《楚辭章句》可能
是有意感激鄧太后下詔讓他入東觀校書，故借具「婦德」的二妃為湘夫人，以頌
揚鄧太后。 
 
                                                 
16 語出顧炎武著：《日知錄》卷二十五 
17 語見《說文解字》卷十二。 
18 語出阮元刻本《禮記注疏．曲禮》 
19 語出《禮記．曲禮下》 
20 此處就劉向和王逸解說有特殊指向性之說，主要參考熊良智的說法，詳見熊良智著：《楚辭文
化研究》（成都：巴蜀書社 2002 年 10 月第 1 版），頁 11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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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見，就〈湘君〉和〈湘夫人〉形象的第一種解說，內含禮教文化的背
景因素，黑格爾說：「正如人原來是按照神的影像造成的，現在神卻是按照人的
影像而造成了21」，正好作說明。然而，何長江也指「二湘故事被除少數楚辭專
家以外的絕大多數讀者理解為描寫娥皇、女英與舜之間愛情的作品則是無可爭議
的事實。22」這就點出此解說偏離了《九歌》整體和〈二湘〉文本，流於附會和
主觀創造。 
 
其實屈原作品中，作為歷史人物的舜與二妃和作為神靈的「二湘」有明顯
劃分23，可看《遠遊》： 
 
「張《咸池》奏《承云》，二女御《九韶》歌。使湘靈鼓瑟兮，令海若舞馮夷。」 
 
前兩句由黃帝說到舜樂《九韶》，正是歷史傳說，其中「二女」即舜妃堯女；
後兩句湘靈、海若、馮夷都是神話人物。顧炎武亦因此說：「是則二女與湘靈，
固判然為二，即屈子之作，可證其非舜妃矣」。 
 
2) 湘君、湘夫人是配偶神？ 
 
回歸到文本本身出發，認為〈二湘〉是描述一對湘水配偶神的說法則較合理。 
 
就《九歌》整體組成而言，〈湘君〉和〈湘夫人〉應當視為同一個組合，而
非割裂成為獨立的兩篇。因為，屈原《九歌》實分為九組神祇鬼24，每組神祇各
有司掌，絕不相混，唯有二湘共司湘江。且〈二湘〉一同述說一個愛情故事，與
其餘八組各自講及一組神祇鬼是對等的25，理應體為一組，否則將破壞《九歌》
整體結構。 
 
另外，〈二湘〉又展現平衡模式，互相映照。現舉數方面證明如下： 
                                                 
21 語出黑格爾著《美學》第二卷（商務印書館 1986 年），頁 256 
22 語出何長江著：《湘妃故事的流變及其原型透視》，收入《中國文學研究》1993 年 1 期，熊良
智引此語作說明，詳見熊良智著：《楚辭文化研究》（成都：巴蜀書社 2002 年 10 月第 1 版），
頁 100 
23 這裏就《遠遊》所指二妃與二湘是明確分開，是引熊良智之言，可參看熊良智著：《楚辭文化
研究》（成都：巴蜀書社 2002 年 10 月第 1 版），頁 101 
24 魯瑞菁指可分為三類九組，其中天神類有《東皇太一》、《雲中君》、《大司命》、《少司命》、《東
君》等五組，五位天神；地祇類有《湘君／湘夫人》、《河伯》、《山鬼》等三組，四位地祇；人
鬼類有《國殤／禮魂》一組祠眾位人鬼，詳見魯瑞菁著：《諷諌抒情與神話儀式──楚辭文心論》
（台北：里仁書局 2002 年初版），頁 89－94 
25 《東皇太一》、《雲中君》、《東君》、《河伯》、《山鬼》，各自述說一個神祇並無爭議。《國殤／
禮魂》視為一組，因兩者所祀的「魂魄」只有人才有，為人神之別，加上皆禮祀亡魂，使之安
息，屬同一格調。兩《司命》該獨立成篇，因大司命主人壽命，少司命司人災厄，一喜一悲，
自是兩篇。詳見魯瑞菁著：《諷諌抒情與神話儀式──楚辭文心論》（台北：里仁書局 2002 年初
版），頁 10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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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點、時間上，〈湘君〉：「朝騁騖兮江皋娙，夕弭節兮北渚。」〈湘夫
人〉：「帝子降兮北渚」、「朝馳余馬兮江臯，夕濟兮西澨。」兩者都表現由早
上至夕陽的時間推移。接著，前者寫至北渚，後者繼由北渚說起，經江臯寫至西
澨，表示地域上的轉移，意思相連。 
 
在行動上，〈湘君〉：「捐余玦兮江中，遺餘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若，將
以遺兮下女。時不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湘夫人〉：「捐余袂兮江中，
遺餘褋兮澧浦。搴汀洲兮杜若，將以遺兮遠者。時不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玦，似環但有缺口的玉佩；佩，亦則玉佩26，張壽平說：「玦、佩為男子之所需27。」
袂，衣袖；褋，則今日的汗衫，袂、褋，則是衣服28，游國恩指屬女子之事29。
而李新華提到古代愛情生活，男女會互贈物件作紀念，男子會把配帶的玉器飾物
贈予佳人，女子也會將貼身之衣送給對方30。杜若，香草31。驟，王夫之《楚辭
通釋》曰：「屢也」，則與「再」同意。那麼〈二湘〉這幾句描寫的正是雙方各
自苦等，以為對方不來，於是同樣地把對方所送的玉、衣投擲水中，表達對愛情
的失望決絕，但又立即後悔，逐同採香草，試圖補救，最後期許對方到來，深信
再會有期。可見，〈二湘〉所寫行動一致，互為對應。 
 
還有，〈二湘〉表現了情歌對唱的模式。基於祂們本屬配偶神的關係，游國
恩明言：「〈湘君湘夫人〉兩篇文詞，針鋒相對，且明為男女慕戀之情」，例如
〈湘君〉言：「望夫君兮未來，吹參差兮誰思？」〈湘夫人〉則言：「沅有芷兮
澧有蘭，思公子兮未敢言。」〈湘君〉又云：「橫流涕兮潺湲，隱思君兮陫側。」
《湘夫人》則云：「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二湘〉通篇均是這種一
呼一應的男女相悅贈答之詞，魯瑞菁指出「乃吸取沅湘地區男女情歌對唱的形
式，因此可見出彼此兩兩相照、迴環相應的匠心安排32。」 
 
此外，在〈二湘〉主祭者方面，許師子濱引戴震注指「《周官》，凡以神仕者，
在男曰覡，在女曰巫，巫亦通釋也。男巫事陽神，女巫事陰神33」，以及「凡言
                                                 
26 玦，王逸曰：「玉佩也」，洪興祖曰：「如環而有缺」，合二人之說當是「似環有缺口的玉佩」。
佩，張壽平指「佩或作珮，經傳雜用」，那麼佩則是珮，同為玉器 
27 語出張壽平著：《九歌研究》（台北：廣文書局 1970 年 4 月初版），頁 53，可參看張書頁 55，
239 
28 袂，朱熹《楚辭集注》釋為「衣袖也」。褋，王逸曰：「襜襦」，洪興祖引《方言》曰：「襌衣，
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褋」，張壽平按「今稱汗衫」，故此袂、褋可體為同指衣服 
29 詳見游國恩著：〈讀楚辭隨筆四則－－一、湘君、湘夫人捐玦、遺佩、捐袂、遺褋解〉，收入
游國恩著：《游國恩學術論文集》（台北：中華書局 1999 年）頁 293－294 
30 詳細可參看李新華著：〈如何解讀《九歌．湘夫人》〉，收入湖南省教育廳主辦：《湖南教育》（長
少：湖南教育報刊社 2001 年第 22 期） 
31 杜若，洪興祖曰：「本草『杜若一名杜蘅，葉似薑而有文理，味辛香』」 
32 語出魯瑞菁著：《諷諌抒情與神話儀式──楚辭文心論》（台北：里仁書局 2002 年初版），頁 94 
33 語出戴震《九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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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以降神者，皆指巫求神降其身以顯靈。34」就祭祀對像而言，胡子明指〈湘君〉
的「君」字，就好像東君、雲中君一樣是男神35。那麼〈湘夫人〉，張壽平認為
「夫人，於俗為女性之稱，湘夫人正為女性」36。魯瑞菁指〈二湘〉所寫的祭祀
儀式是：「〈湘君〉由巫扮飾湘夫人，以湘夫人口氣祭唱，以祀湘君；而〈湘夫人〉
則是由巫扮飾湘君，以湘君口氣祭唱，以祀湘夫人。37」 
 
由此可知，湘君和湘夫人本為配偶神的關係，〈二湘〉亦是不能分割的統一
整體。 
 
三、 文學賞析 
 
〈湘夫人〉全辭共四十句，湘夫人是一位湘水女神，辭題雖然名為〈湘夫人〉，
但抒情者卻是湘夫人的男戀人，由他一人獨唱。本辭抒寫男主人公對湘夫人一往
情深的尋覓、思念及等待的惆悵心情。 
 
1) 內容大要 
 
原文 段內容大意 
第一段
 
帝子降兮北渚，目眇眇兮愁予。 
嫋嫋兮秋風，洞庭波兮木葉下。 
登白薠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 
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為兮木上？ 
沅有芷兮澧有蘭，思公子兮未敢言。 
荒忽兮遠望，觀流水兮潺湲。 
麋何食兮庭中?蛟何為兮水裔？ 
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噬。 
 
男主人公赴約卻看不
見湘夫人，到處尋覓亦
不遂，因而惆悵不安。 
第二段
 
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 
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 
蓀壁兮紫壇，播芳椒兮成堂。 
桂棟兮蘭橑，辛夷楣兮藥房。 
網薜荔兮為帷，擗蕙幔兮既張。 
白玉兮為鎮，疏石蘭兮為芳。 
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 
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 
九嶷繽兮並迎，靈之來兮職云。 
男主人公幻想得到湘
夫人的呼召，與湘夫人
一同前往用合百草建
成的美麗新居。 
                                                 
34 語出許子濱著：〈戴震《九歌注》「賦其事說」探討〉 
35 詳見胡子明著：《楚辭研究》（華聯出版社 1968 年），頁 44－45 
36 有關湘夫人為女性，詳細可參見張壽平著：《九歌研究》（台北：廣文書局 1970 年 4 月初版），
頁 53－54 
37 語出魯瑞菁著：《諷諌抒情與神話儀式──楚辭文心論》（台北：里仁書局 2002 年初版），頁 9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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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段
 
捐余袂兮江中，遺餘褋兮澧浦。 
搴汀洲兮杜若，將以遺兮遠者。 
時不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男主人公幻想破滅，棄
掉衣袖及單衣以示其
決裂，後來卻又不捨，
表達了男主人翁的矛
盾心情。 
 
2) 賞析 
 
  融情入景 
 
主人公尋湘夫人不遂，因此把主觀的心情放置於客觀的景物上。主人公滿懷
希望到北渚找湘夫人，可惜湘夫人卻不在，眼前感受到的，只是嫋嫋(微微)吹起
的陣陣秋風；看到的，只是波濤起伏的洞庭湖水及紛紛的落葉，並沒有湘夫人的
影子。這種「主觀願望」與「客觀事實」有所差距時，便產生了很大的失落感38。
結果他把這種心情投放在景物上，列表如下： 
  
眼前的景 情 
「嫋嫋兮秋風」 嫋嫋(微微)吹起的陣
陣秋風 
秋風其本質沒有屬性，人本
著什麼心情就存著什麼意
義。主人公看不到湘夫人，
悲從中來，吹來的秋風也跟
主人翁的心情帶著點點的
悲涼。 
「洞庭波兮」 波濤起伏的洞庭湖
水 
洞庭湖水本來就沒有平伏
過，也因為主人公不平靜的
心情，洞庭湖水看起來就更
波濤洶湧。 
「木葉下」 紛紛的落葉 落葉本是大自然的生態循
環，樹木為了減少水份流失
因此才會落葉，是自然現
象，但在主人公的眼中，紛
紛的落葉就如他漸漸下沉
的心情，跌到最底處。 
 
一如辭中開首帶出的「帝子降兮北渚，目眇眇兮愁予。」，主人公如何仔細
地找尋，最後都只是一個「愁」字，貫穿了他所看的景和情。 
 
 錯置顛倒 
                                                 
38 參照張承鵠著：《構思奇妙．情真詞切──讀屈原詩〈湘夫人〉》，收入〈安順師範高等專科學
校學報〉2003 年 6 月第 5 卷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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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屈原的詩辭裡，有不少錯置不協調的內容，例如本辭中「鳥何萃兮蘋
中？」，鳥本來就是棲息在樹上，何以被隔於河萍上；「罾何為兮木上？」，罾，
魚網也39，魚網明明應該在河中，又何以被置於木上；至於另一句也是同樣有顛
倒之意：「蛟何為兮水裔？」蛟本應處於深水處，現在卻在淺灘。這些錯置所表
達的是「所求不遂」，不單是主人公對找不到湘夫人那求而不得，事與願違的心
情，還有屈原本人對追求理想的不遂。這可以在屈原其他作品如《涉江》：「陰陽
易位，時不當兮。」40、《懷沙》：「變白以為黑兮，倒上以為下。」41等其他作品
中可見。 
 
  浪漫主義色彩 
 
－善用神話傳說 
 
在詩辭中，湘夫人是一位湘水女神，她是屬「地祗」一類，早已是一個神話
傳說，而其他地祗神還有湘君、河伯、山鬼等。 
 
－善用誇張手法 
 
詩辭中以繁多的香草顯示新居的華麗高雅。新居「合百草」，當中包括了一
共１2 種香草，例如以「荷」葉為蓋；「紫檀」為壁；「芳椒」以成堂；「桂」
為棟樑；「蘭」花為橑；以最早開的迎春花「辛夷」為門楣；「薜荔」結成網
子掛做窗帷；將「蕙」草編成流蘇，懸為屋聯42等等…房屋由上至下，內至
外都充滿了不同的香草。屈原一向以香草象徵為高雅，作者以極多香草誇張
地表達出這間「合百草」的屋子高雅非常，十分適合女神居住。 
 
－感情熱烈奔放 
 
詩辭中主人公感情起伏甚大，僅僅４０句就已經可以表達出主人公由失望、
惆悵以至興奮，繼而憤怒，最後歸於平靜的心情。這一條感情線索是由主人
公到了約會地點北渚，看不到湘夫人開始失望、惆悵：「目眇眇兮愁予」、「荒
忽兮遠望」，然後盼望到夕陽西下仍等不到湘夫人的到來，更添愁緒；當思
潮跌入最底時，繼而產生幻想，與湘夫人一同前往美好之地：「聞佳人兮召
予，將騰駕兮偕逝。」，心情十分興奮；然而這些空虛的幻想始終都會破滅，
                                                 
39 同注 38 
40參照錢玉趾著：《〈湘夫人〉〈湘君〉〈山鬼〉：古代愛情詩的佳絕之作》，收入〈西南民族學院學
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 年 8 月總 20 卷 
41 同注 40 
42參照蘇雪林著：《九歌中人神戀愛問題》（台北：文星 1967 年），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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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夫人赴約之可能性隨著時間的消逝而變得愈來愈低，主人公醒覺，因而大
為憤怒，甚至掉棄衣物作發洩：「捐余袂兮江中，遺餘褋兮澧浦。」；高潮過
後，主人公以曠達自我安慰43，心情回復平靜：「聊逍遙兮容與」。由此可見，
主人公的心情起跌甚大。 
 
3) 寄意 
 
  求賢不遂 
 
政治與愛情，在中國文學中經常互通互喻44。因此常常把政治不如意以愛情
苦澀或悲劇形式表現出來，屈原正是其中一人。〈湘夫人〉主人公由朝到夕，
苦苦等候湘夫人的來臨，尋尋覓覓，結果還是等不到、找不到。一次又一次
的求索失敗，就好比屈原的求君、求賢的失敗45。 
 
  佞臣當道  
 
在詩辭中，提及「麋何食兮庭中?」。意思是麋鹿本應居於山林之中，現在為
什麼竟跑到人家的庭院中來尋食了？這裡象徵朝廷中某些奸佞小人。那些佞
臣就如麋鹿一樣，到了廳堂（朝中），就變成了新寵，取代了原主人（屈原）
所擁有的、攫奪的、享用的東西。這些不知廉恥的「麋鹿」，當然是不會輕
易放棄46。除了「麋鹿」有這個象徵意義，正如之前提及錯置顛倒之說，同
時地表達了所求不遂，事與願違之意。 
 
 房舍象徵烏托邦？／美政？  
 
在詩辭中，一共有十四句描寫由多種香草建成的華麗房舍，佔全文的３５
％，由此可見這房舍的重要。其意義有兩點，分別說明如下： 
 
1) 屈原一向以「香草美人」代表賢士、高潔之意。而這房舍由十多種
香草建成，可見那裡是最高潔、最美麗的地方。由此而推測，「合百
草」房舍是屈原一直追求的烏托邦，一個沒有佞臣等「惡物」，而只
有賢臣等「香草」的地方；也同時只有美政之地。 
 
                                                 
43參照沈金霞、殷繼英著：《試析〈湘夫人〉的抒情特色》，收入〈齊齊哈爾大學學報〉，哲學社
會科學版，2002 年 03 期，頁 40 
44同注 40 
45參照胡安蓮著：《論《九歌》中「湘君」「湘夫人」兩篇的主旨》，收入〈周口師範高等專科學
校學報〉2000 年 5 月第 17 卷第 3 期 
46同注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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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房舍建於水中：「築室兮水中」，根據《禮記．王制》記載： 
 
「天子日辟雍，諸侯日泮宮。」 
「辟雍…水環如璧…」 
 
可見房舍應如「辟雍」般四周環水的君王的宮室，「合百草兮實庭」
環境優美，應是極高的等級47。可惜地點卻在水中，一來有水為隔，
這成為了屈原邁向理想地的障礙；二來水變化多端，一翻起波濤，
或受水流沖擊，就瞬間化為烏有。除了難於到達這高潔的房舍，還
難於保護這間房舍。就如美政般，要做到已經很難，維持卻是更難。 
 
 
四、 總結 
      
 總括而言，在神話方面，〈湘夫人〉一辭包含了江河崇拜的意義，人類相信
「萬物有靈」，因此江河得以形象化成人形，而湘夫人亦得以流傳；然而在流傳
的過程中，劉向及王逸分別為了諷刺或迎合當時的政治需要，在他們各自的著作
中揉合了娥皇、女英與舜之間的愛情故事，使其二合為一。然而，「二湘」與「二
妃」的故事還是不一樣的。「二湘」其內容包括時間、地點、行動等都有不同程
度的配合，因此以描述一對湘水配偶神的說法則較合理。而在文學部分方面，除
了可見屈原在描寫〈湘夫人〉的高超寫作技巧外，還得見他那所求不遂、事與願
違、佞臣當道、求賢失敗的悲憤情懷及寄意。 
                                                 
47參照錢玉趾著：《〈湘夫人〉〈湘君〉〈山鬼〉：古代愛情詩的佳絕之作》，收入〈西南民族學院學
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 年 8 月總 20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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